
几几十十道道工工序序，，做做一一把把胡胡琴琴
百百年年老老手手艺艺，，收收不不到到徒徒弟弟

鞭指巷8号是琴铺旧址

我家开琴铺的历史要从爷
爷杜庆茂那一辈开始说起，民
国初期家住河北的爷爷到北京
的琉璃厂做学徒，学的就是做
胡琴。学业完成后我爷爷来到
了济南。因为这几个地方当时
都是曲艺文化的重镇，对于胡
琴这种乐器的需求自然很大。

爷爷选择了在济南鞭指巷8
号落脚，开了一家店面，现在拆
迁之后已经找不到老房子了。那
时的鞭指巷算得上是乐器一条
街，有做三弦的，做胡琴的，还有
做笙的，光做胡琴的就有五六
家。芙蓉街当时有七八家卖乐器
的店铺。我们在鞭指巷做了胡琴
就送去芙蓉街卖，他们也常来这
边拿货。

济南解放后，老百姓都听得
起戏了，也没有别的娱乐方式，
所以曲艺变得非常兴盛。到1952
年左右达到了高潮，说书唱曲的
加上卖琴的到处都是。那时要买
琴都得排队等着，甚至做出一把
来大家都来抢，供不应求。琴也很
便宜，基本都是两毛、三毛、五毛
的价位，现在一把琴要上千元了。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我
家琴铺被合并到了新开办的乐
器社。我爷爷和奶奶在里面有
专门的工作间，负责修琴的活
儿。我和弟弟就在和乐器社一
墙之隔的小学念书，经常去那
里玩。

1979年乐器社和刺绣厂合
并，大家只好回家工作。乐器社
在百货大楼里有个门市部，我
们家就负责接那边一些给胡琴
蒙皮、配轴的零活，那时爷爷已
经去世了，基本都是我父亲和
奶奶工作。1981年后开店需要
营业执照，父亲让我们哥俩申
请了杜记琴铺的执照，一直延
续到现在。之后弟弟在鞭指巷
做琴，我后来去了曲水亭街，现
在搬到了双忠祠街。

半个月选了25根竹子

做一把琴要从选材开始，
胡琴的三大要素是琴杆、琴筒
和琴皮。做琴杆来说，我们家的
传统是去福建闽侯选紫竹，这种
专做胡琴的竹子只有那里产。那
里的竹子都是自然生长，非常适
合做胡琴。比如一条竹子上的四
节分别是8、9、10、11厘米，加起来
共38厘米。琴杆一般是上粗下细，
手握的地方直径在1.9到2厘米，
需要五年以上的紫竹。但竹子
长得也不会十全十美，买回来
还需要调圆、调直。

做琴筒需要的也是五年以
上的竹子，叫毛竹，在福建、湖
南、浙江都能买到。通常五至六
米高的毛竹，做琴只需要根部七
八厘米长度，根部往上的竹节都
有了水槽，没法用。

这些材料都得我们亲自去
买，早前我父亲去福建只能坐火
车，很难买票，20多个小时才到
福州，而且去了也买不了很多。
记得我在父亲70岁时跟着他去
了一趟，因为是父亲最后一次
去，所以坐了飞机，在那里逗留
了半个多月，雇了一个当地的向
导，骑着摩托车带我们漫山遍野
地找，精挑细选之后发现合适的
材料太少了，最后只带回来25根
竹子，还不够路费的。

采购琴筒用的毛竹也是，上
山砍了两拖拉机竹子，削去没用
的，提回来就两编织袋那么多。
现在很多做琴的基本都用半成
品，也就我们家这样选材了。这
是老一辈留下来的规矩，不能随
便改。

还有蒙在琴筒上的蛇皮得
去武汉汉口采买，那里产一种
乌俏蛇，皮肤“黑如碳，白如
线”，这正是对琴皮的要求。蛇
的年龄得七年以上，长到2米
多长，揭下来的蛇皮不能放
久了，得有油性和弹性。另外
蛇皮掀起来还得发出脆音，
这 样 做 出 的 琴 声 音 才 更 好
听。乌俏蛇皮一张四五百块
钱，但考虑颜色、图案、声音
等要素，最后最多只能选三分
之一来蒙琴筒。这些细节都能
能体现出选材的考究。

几十道工序做一把琴

做琴要几十道工序，选完材
料后制作的第一步是把新竹子
放在煤炉上烘干。通常当年采来
的竹子要放到通风阴凉处，第二
年拿出来再烤，三年以后等干透
了再用，有时年限更久，这样出
来的声音会格外脆亮。琴筒用的
竹子要先支起一口大锅来煮，煮
完同样再烤。有时烤着烤着竹子
就裂开了，所以要格外小心。

琴筒要根据琴杆来搭配，办
法是敲一敲寻找两者的共振音。
以前没有校音器，只能凭耳朵
听，传到我这一代还是这个习惯，
靠耳朵听来做某个调门的琴。给
琴杆和琴筒打眼，眼要打正，两个
眼要有一定的角度。琴杆上的眼
装琴轴，上面的轴要显得高一些，
下面的要显得平一些。

琴轴也是完全手工制作。给
你一块木头，首先确定长短粗
细，再把它的四个角去掉，形成
八个角，再锉成圆形。琴杆装到

琴筒的眼里要严丝合缝，不能漏
气，否则拢不住声音，这是很关
键的一步。现在胡琴改进了，最
下面还有个底把儿，放在腿上拉
琴时起稳定作用，以前我爷爷做
琴时并没有。

然后再蒙皮，打磨得细致
一些，再掏音孔，装上琴弦。以
前琴弦还是用蚕丝纺的线，现
在民乐和西洋音乐接轨，改成
了钢弦，纯五度定音。最后把琴
弓做好，弓的材质也是福建的
竹子，唯独上面的马尾用的是
北方内蒙古的。

这样做一个胡琴最少也
要一个星期。其他民乐器像
三弦、月琴、古筝我也会做，
做二胡的话得将几块红木板
刨得一样厚，用鱼鳔粘起来，
比胡琴更麻烦。

制琴手艺面临失传

我们家做琴的手艺传了三
代，但却都不会拉琴。五六年前
我还曾去老年大学报名学习拉
琴，因为平时没时间练习，现在
也只能听出个音来，所以不难
看出想要拉琴也要至少下个十
年工夫。做手艺的人的确很苦，
我们虽然各地去选材，去福州
却没逛过福州城，去黄山却没
爬过山，而且采购成本很高，收
益却越来越少。

现在做琴的客户比起以前
少了很多，要么给一些老先生
爱好者做，要么提供给专业曲
艺院团，4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
乎没有买胡琴的，学做琴的更
是少之又少。我自己的孩子现
在已经成家立业了，从小来来
往往的琴师想教她拉琴她都不
学，弟弟家我的侄子以前学了
两年拉琴也不学了，大学毕业
后让他学做琴人家也不愿意。

我爷爷在世时还有十个徒
弟，那时手艺人还挺吃香。如今
制琴手艺过了近百年，成了济
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面临
着失传的境地。拿我来说，现在
一个徒弟也没有，以前我还呼
吁过保护传统做琴手艺这事，
也真有人过来想学习，但一听
说工艺这么麻烦，也卖不出去
多少，接着就走了。

现在全济南都没有这样做
琴的了，就算做家具也都是用机
器，大家都急功近利，俯下身来
踏实做事的人少，谁都不愿意遵
循老一套。况且大家还要养家糊
口，我和弟弟两个人做琴都是勉
强维持着生计，等我们做不动了，
恐怕这门手艺真的就要失传了。
不过如果真有人愿意传承这门手
艺，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教他。

济南口述史

位于双忠祠街的杜记琴铺。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杜长江正在制作一把琴杆。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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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曲艺文化曾有
“曲山艺海”之名，琴作为
曲艺表演的必备工具也曾
有着兴盛历史。杜福庄胡
琴被列为济南市第四批非
遗项目，胡琴制作技艺传
人杜长江称，鞭指巷和芙
蓉街曾有多家做琴和卖琴
的铺子，如今却只剩下他
们一家坚持着纯手工做
琴，这门技术也面临着失
传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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